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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了！有个非裔小伙说，我花了几千元，想寻求一种修炼方法，今天你们免费提供给大家，真是太感谢啦。哥斯达黎加的乔琳达连续参加了几次班。她说，法轮功太奇特了，我感到我的周天都通了。


    雷博士说，因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来参加网课的人越来越多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。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以来，短短数年传遍神州大地；在海外，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，使上亿人身心受益。法轮功面向社会上每一个人，不分种族阶层地位，注册时无需个人具体信息。


在过去二十多年中，世界各地的学员利用各种渠道推广法轮功，广获赞誉。今年法轮大法日，从世界各国政要的贺信中可以看到，他们对法轮功给人类身心健康带来的福祉大力褒扬，并对法轮功学员的长年辛勤付出深表感激。英国国会议员洛瑞在贺信中表示：我登录了法轮功的网站，了解了很多信息，以及法轮大法的起源等。法轮功学员在网上推广免费教功，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，这些付出和对社会的贡献都非常令人钦佩。











风向大变


武毒所情报将解密


  这几天，武汉病毒研究所再次成了全世界的聚焦点。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泄漏，被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、政要所接受。美国总统26日下令，要求情报部门在90天内对疫情起源进行更仔细的审查。同一天，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，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所有与病毒起源相关的情报，包括疫情爆发之初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信息。这项法案一旦生效，解密的文件可能包含：武毒所与军方的合作研究活动、武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的具体内容、2019年秋季遭感染的实验室人员的相关信息等。


与此同时，世界媒体也跟着转风向，不再提及“阴谋论”的话题。科技巨头脸书逆转立场，不再删除有关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帖子。脸书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，我们将继续与卫生专家合作，并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和趋势，定期更新我们的政策。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博士日前也改口称，不相信病毒来自于自然。多名全球顶级病毒专家均表态，希望重新调查病毒起源，不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泄漏。这些专家包括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雷尔曼、贝勒大学医学院院长霍特斯、剑桥大学微生物学家古普塔等。此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之中，公众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更重磅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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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免费教功 民众好评如潮








疫情在世界爆发以来，很多教学课程都变成了网上授课，法轮功的免费教功也不例外。加拿大的法轮功网上教功课程协调人雷时忠博士介绍说，一个北美的民意调查发现，一年以来，想打坐炼功的人数增加了30%，我们不断收到询问，在哪里可以学炼法轮功，于是就开办了网上课程。“这个网上教功让我太满意了，当晚我睡得非常好。我会参加更多的课程，学习炼功动作，把这些动作都记住。”这是加拿大安河京士顿市议员奥萨尼克的感受，并发在了给法轮大法学会的贺信中，她参加了5月1日的网上教功班。


之前，在加拿大，美国各大城市，法轮功炼功点很多，因疫情关系，去年10月，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了首次网上教功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两千人次参加了网上课程。人们在留言中谈到炼功感受时，好评如潮。雷博士的邻居桑尼亚说，我的上颚疼痛了几周，一开始炼功疼痛就消失了。网课学员德里斯说：我有严重的关节炎，但炼功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洛斯梅里留言说：我今天跟着录像炼完了功，感到身体里的能量流在循环，








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





处罚。我们干的那些事，都是共产党培养、纵容、甚至逼出来的。现在我们却成了要被清除的，你说讽刺不讽刺？共产党太坏了！听到这儿，让我想起老百姓的一句俗话：放鬼的是它，捉鬼的也是它。


疫情封城期间，该官员被调到武汉维稳，目睹了共产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、一味隐瞒疫情、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等种种恶行。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时，小区民众大声喊“假的！都是假的”时，他就在现场，受到极大震撼。与此同时，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诚心念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九字真言，使症状减





三月中旬，一个高级别的政法官员找到我说：现在我们都很紧张，可以说是人心惶惶、人人自危，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。我忙问怎么回事？原来在二月底，“政法系统整顿工作” 正式启动，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器，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，举报时可用实名也可匿名，而且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。这名官员以前听信了中共的造谣污蔑宣传，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他深有感慨地说：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，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，无论采取什么手段、造成什么伤害，都不会受到追究





轻、直至痊愈。有一个村子，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，却得不到党媒所宣称的任何“医疗救助”，无望之下，村干部带领村民高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结果凡是喊了的人都闯过了生死劫难。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之下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中共邪党在害人，法轮大法在救人，邪正分明！从武汉回来后他就找到我，叫我给他们全家都办理退党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明白了，中共一手造成了法制沦丧，是一切乱象之根源。












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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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党声明


我曾经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，努力工作，积极向党靠拢，是同事中最早入党的，对此我曾感到自豪。1959年前后，我哥哥因言论被定罪、打成了现行反革命，吓得我马上动员母亲和弟弟与他划清界限，更不想让孩子们知道还有大舅这个人。文革期间，我更是怕的要命，怕因“成份”不好，运动随时会落到自己身上。在拚命工作的同时，我在政治上表现极左，生怕失去党组织的信任。战战兢兢步入老年后，自己的女儿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入狱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孝顺温顺的女儿为什么会坐牢？


反思我一生走过的路，共产党带给我的就是恐惧与灾难，而我却为这个党卖了一辈子命。因为我的极左思想，害得家庭解体，孩子叛逆，到老了孤苦伶仃。通过了解真相，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。以前也知道共产党贪腐遍地，但一直不愿正视，不愿否定自己一生走过的路，因为这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。如今面对黑白颠倒的现状，我决心退出西来幽灵共产党，做一个明白清醒的中国人。( 声明人：黄珏 )








世界在区分中共与中国





各国政府不仅仅把“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”当成一个基本认识，而是要把这一认识落实到实际政策上。


美国国务卿近日宣布，制裁成都市前“610”办公室主任余辉。美国签证官员表示，基于国务卿指示，美国将停止向中共的移民局、安全部、公安部等现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颁发签证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已经发布指南，强调凡是共产党员或与之有关联的成员，在申请移民时都不予受理。消息传出后，在“全球退党服务中心”网站上声明退党及办理《退党证书》的人数激增。与此同时，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，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与支持。


今年5月13日“法轮大法日”前后，世界各地的州、市、郡政府对源自中国的“法轮功”颁发了数百份褒奖与贺信。去年底，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议会特别褒奖中国女士王春荣，感谢她多年来为社区做出的积极贡献，尤其是疫情期间对老年居民的关心（王春荣原是大连市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，因修炼法轮功遭关押三年多，中共封了她的公司，她被迫出走）。从种种政策可以看出，“中共不等于中国”已被世界广泛认知。


    














目前中共不断推行狼战外交，令欧美、澳亚甚至非洲国家都对中共本质认识得越来越清楚，中共在国际上也空前孤立。在美国，尽管共和党、民主党对国内问题上有很多不可调和的分歧，但是对中共的态度上，两党之间基本没有重大分歧。民主党的参众两院领袖，从来就没有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出过真的异议，而现任政府的众多部门，大多继续维持前任的政策。前美国国务卿助理谈到，这一结果都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事实，那就是中共自己的言行。中共对世界的种种做法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的蛮横作风，是非常令国际社会不齿的。


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确表示，必须把中共和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，中共与中国人民不是一体，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。不论中共如何跳脚、歇斯底里地反对这一说法，其实这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。中共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老百姓，所以对老百姓极尽严厉打压、监控，包括思想信仰、日常起居、经济活动、工作升学、甚至婚姻生育。谁公开表达对共产党不满，那就抓你、打你、关你进监狱。所以国际社会看到，中共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





北京画家许那女士，曾经在北京女子监狱经历过11种酷刑后，活着走了出来，记录下那段骇人的真相内幕。如今她又身陷囹圄。再读她的记述，仍令人感触至深，下面来分享其中的几段：


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而不是中国的监狱。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，人可以迅速死亡，而在北京女子监狱，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。反复经历漫长的酷刑，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，随时检测你的体征。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，比如：劈叉，将双腿拉开成180度，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，反复按压。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：这个办法好，因为疼痛难忍，但又不伤及骨头。


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，而中共治下的监狱目的是





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





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，最后称她为病死。我因检举、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，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。几年后，同样被“病死”的是我的丈夫于宙。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，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，他说他不敢讲出全部，他害怕被警察灭口。


三十多年前，我因政审不合格，尽管分数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，也被拒收，入了传媒大学。1989年六四学潮时，我和同学上街游行，共同打出“新闻自由、言论自由”的标语。六四以后，我决心离开广电部，改行成为自由画家，对世事不闻不问，以为从此可以岁月静好。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觉醒，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不公义都离我很近，它最后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。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，即使离你很远，也与你息息相关，因为它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。








摧毁人的精神、良知。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，一个警察对我说：“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，把你的大脑摘掉。”那些自以为自己在中国自由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摘除了精神，生活于一个无形的大监狱中。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认同它存在、认同它应该继续存在，所以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，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。


我受到传媒的最深刻的教育，不是在大学课堂，而是在监狱。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，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。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，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，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，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，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。这次采访后不久，一名法轮功修炼者



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
短波收听希望之声--重要新闻、疫情报道、名家谈、脱口秀等，可从6MHz–22MHz之间寻找清晰的频率(千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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